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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坡地的小阳春

春天没有遗忘。我的后坡地，依然有
我的春天。

本以为白雪覆盖了分水岭，包括故土
的后坡地，定将所有的生命藏匿殆尽。于
是，整个冬季，我都躲在小城的旧楼里，与
世隔绝。只当三月的风路过我的窗户，我
才打开我的耳朵。一阵啁啾，乡下的燕子
来了，它们是我的亲戚。母亲说，俺早就把
木门打开，燕子也是俺的孩子呀。

开春了，后坡地顿时活跃起来。
河流在白雪融化之后，向南去的淡水湖大

胆地表白。满腹的经纶，一夜唱响……
向阳的坡地，麦子们很有层次，摇头晃脑默

诵着“汗滴禾下土”的诗章。和着绿色的节拍，一
直向坡顶奔去。

是谁在泼洒春天的笔墨，黄金流地，我在后
坡地的深处只能匍匐行进。

牧童的笛声在记忆里，渐渐地明朗。
近在咫尺，低头觅食的老牛，是我骑过的那

头么？向晚，父亲没有答语，坟茔杂草已绿。
野花满地，放肆地开着。我蹑手蹑脚的，生

怕它们有个闪失。
打个漂亮的响指。转身面朝我的老巢，熟悉

的炊烟已经爬至后坡地。惊叫，一对花喜鹊叽叽
喳喳地飞过我的头顶，谁家又有了喜事。

桃花、杏花、荠菜花……多是邻家妹子的小
名。馨香脉脉，走进河畔，每每我会深深地吮吸，
碰面，那叫一个爽。
极像赶场，最绅士的大白鹅引领着一群麻

鸭。草食富有，后坡地的拐角，顽劣的孩子们绝
对不去践踏的……

三月，后坡地不再沉默了。三月，我回到后
坡地，再也不颓废了。

春上，咱去后坡地走一趟

赶在春雨之前，我得去一趟后坡地。
金色的菜花是咱土著居民，由它们夹道引

领，我绝对不担心会迷路。远眺，一树的桃花是
鲜活的旗帜，高在坡顶。殷勤的蜜蜂提前把沉甸
甸的果实发布在我的日记簿里。阳光流淌，馨香
满页。
后坡地，咱乡土的名片。不需要刻意地描

摹，你来了，就有咱的座上客。
岭风，是温和的，充盈着乡间小道。你与庄

稼随便聊聊，就会变成其中的一株，拔地而起，
熠熠生辉。
麦浪你追我赶，强身健体的功夫，不可小

觑。
尾随它们多日，我终于抬起头来。看天，一

片湛蓝。

守望村庄。秋天的草垛像个老者，细说着岭
上的风雨四季。我是它们忠实的听者，有时也会
诗情飞扬。

青草茵茵，鸟鸣声声。还有我忠诚的父亲，
他把自己的来生都交给了后坡地，化作春泥更
护“坡”。

匍匐前行，我向地膜拜。
……菊花，盛放金秋；腊梅，浸润寒冬。春

上，一株狗尾巴草在疯长……
弯过了村庄的公路，疾驰而去的是奔驰。
今生今世，仍偏居一隅。后坡地，没有落单，

没有被遗忘。大隐而成为都市客的朝圣之地。
幸运。赶在春雨之前，我去了一趟后坡地。

今春，我兑现了承诺。

射向春天的枝头

贪婪着雨水、阳光和鸟鸣。春天的枝头比较
张扬。
三月的风口，开始磨砺锋利的箭，然后，朝

春天的枝头射去。我泪眼扑簌，一片洁白的羽毛
飘向蠢蠢欲动的河面。

往后坡地一站，我就变得有点痴了。不是对
花的痴，而是善于健忘，无法将教科书里的花名
与自然的实体一一对号。

凑近一朵微开的花，听一只蜜蜂在私语。我
怦然心动，想起《诗经》里就有这么一种花。

春栖居在枝头，有似白鹤晾翅的花。轻起的
微风是她们“表演”的助手。没了绿叶的陪衬，一
树热闹着。

射向春天的枝头，枝头就如无数个炸开的
万花筒。需要一场及时的花雨，在春天的当口，
人们翘首以待。

继续等待，等待时间的钦点，一枚枚果实挂
上枝头，为平淡的练习作一次靶子。

春上得枝头，生殖的欲望更加强烈。重新梳
理目光，枝头的巢一次次被温暖。

万箭齐发。射向春天的枝头，我甘心当一回
春天的俘虏。

吮吸春天的乳汁

一到春天，我就变得十分娇小，营养似乎也
不足了。

惦念着雨水，江北的雨水。苦涩中略带些绵
甜。浣衣的姑娘弯下腰身，春天就在行人的眼前
晃动。柳笛吹响了，谁这么任性与调皮，河面扩
展着均匀的涟漪。

后坡地上，还在操练，排兵布阵的麦子们直
挺挺的，晨炊后的奶香，弥漫在原野的上空。蓝
天更蓝。
爬至坡顶，谁都看得见。春天，硕大的乳房。
母亲康健着，我不再撒娇了。母亲干瘪的乳

房，依旧是我今生的粮仓。
上苍眷顾。经络活泼，春天温暖着母亲。母

亲用粗糙的双手承接着分水岭上的雨水，洗浴
着自己的乳房。

运动的春天，血管喷张。洁净的奶水，充
盈……
学着婴儿的啼哭，骗得一口春天香甜的乳

汁。梦中呓语，母亲没有责骂。
跑上后坡地，厮混在一片热络的庄稼中，春

天的母亲也心疼起我。用她那春风的手抚摸饥
肠辘辘的我，“就你最淘气！”——— 晚餐了，我大
快朵颐。
与之近邻。面对那些含苞待放的花朵，春天

的母亲更是心生怜爱。一点一滴地喂养，花无语
而娇羞半掩面。

采蜜的蜂，永远在路上，一万亩菜花从不嫌多。
置身于菜花丛中，母亲也是蜜蜂的母亲。忙

碌的蜜蜂围绕着母亲翻飞，家就在这里，休憩的
梦跟着甜蜜。

请安静地吮吸吧！母亲把春天里的孩子一
一搂在怀里，打着节拍，哼唱儿歌。

春分，江淮在进行黄金分割

在一张薄纸上，我写下了二十四节气之春
分。于是，春分就提前到来。
其实，蜗居在分水岭上，我舍不得用“分割”

一词。但是，节气对于时间还是作了坚决的分与
割。等量，便成为我的黄金分割点了。

春分之日，我只得把江淮再次分割。一半属
于淮河，一半归于长江。
适逢龙抬头的二月二，混乱的鞭炮把我一

遍遍地折腾。谈及失眠，我还得关注世界睡眠日
的主题。

昨日的雨水，继续往庄稼的根部深
入。而今日的春分，阳气攀升，杨柳婆
娑。

“春分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客
归。时令北方偏向晚，可知早有绿腰
肥。”(七绝《春分》苏醒)

一枝与一草，保持着完美的结合。窗
前，枝头的鸟巢渐新渐晰。
扑棱棱的，扇动着白色的翅膀，犹如

蝴蝶。一树摇曳，多情的泪眼扑簌。
而在今日的春分，与缠身的慵懒与颓废作切

割。有人起了个大早，跑上岭上的后坡地。
谁吹响了春天的号角？莺歌燕舞，草木繁茂。
牵出诗歌里的老牛，我去后坡地放牧。暂时

收起牧童的短笛，让课堂里的朗朗读书声充盈
整个村庄。
春分之后，我便有了丰裕的时间，我村庄的

后坡地需要打理。

后坡地，不可复制的春天

后坡地，一片不可挪移的土地。祖辈是土
著，谁也不会背叛。
春雨过后，我的记忆愈发清楚与明朗。有着

阳光的袒护，我会从睡梦中自然醒来。
兴奋地，近乎张扬，是我顽劣的脾性。母亲，

把童年的小毛鹅交由我散放，我的大本营就是
后坡地。我深信青草嫩芽，是鹅崽们最爽口的野
餐。时常，我也拔几根草茎放进嘴里嚼嚼，春天
的味道有点甜。

春上的后坡地，保持素雅的风格。小竹林坚
守自己的岗位，穿上军装，显得庄重而高雅。破
土的竹笋，不动声色，在雨后给人以莫大的惊
喜。散落其间，有零碎的野花，浅浅淡淡的。
一弯春水绕着后坡地，犹如母亲温柔的臂

膀，任凭抚摸，谁也不会挣脱……
在后坡地安营扎寨。庄稼的种子经过祖辈

的筛选，与其泥土深打交道。系列的改良与优
化，后坡地依旧是粮食的繁衍生息之地。

春天，后坡地是隐秘的。猝不及防，一只活
物从你面前闪过，远处只留有野草在晃动几下。

春天，后坡地是羞涩的。谁朝后坡亲切地喊
了一声，桃林馨香弥漫，笑语盈盈。
春天，后坡地又是阳光的。麦浪翻腾，向远处

的岸奔去；油菜花的旌旗摇动着，呐喊助威……
春天，后坡地会莫名多出经年没有的鸟语

花香、莺歌燕舞等。赶紧铺张诗笺，我倒是无法
作记录，只等春天重新发配一次。可是，咱后坡
地的春天绝对是不可复制的。

分水岭上的春天(组章)
王光中

散散文文诗诗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
摸着你。”每每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这句，都在内
心深处有着强烈的共鸣，母亲的抚摸，是多么
地温柔，让人眷恋。
那抚慰人心，具有治愈效果的春风，可不

就是如此吗？每年觉察春天到来的时刻，通常
都不是某个具体的日期，也不在立春那个节
气，而是在一个偶然的早晨或下午，正走在路
上，忽而就闻到了泥土里的青草味。

“哎呀，我闻到了春天的味道！”总会欣喜
地叹着，周围的空气湿湿的，裹挟在已经开始
柔和的风里，好似在孕育着某种即将萌动的情
感，就等着一个释放的契机。

这春天的风呵，万种风情。
她和“三九”时节的风可不一样，冬天的风

太彪悍了，一阵阵吹来似是要把人的皮肤给扯
破，刮风时，躲在家中还能听到外面的呼啸，像
是吹着哨子，又像是在声嘶力竭地哀嚎，总之
不是那么好听，也吹得人心头瑟瑟，连开窗都
不乐意，更别提户外活动了。“北风卷地白草
折”“万径人踪灭”大概说的就是此等萧瑟严寒
的景象吧。

春风就大不一样，要不怎么常常被拿来比
喻——— 某某就如春风拂面。春风吹在脖颈里是
温暖的，甚至燥热的，到了柳丝吐芽时，阳光大
好，油菜花开，走在田埂上会有一种“薄汗轻衣
透”的畅快和舒坦，外套穿着热，脱了又凉。春
风吹过的湖面涟漪阵阵，小鸭子悠闲地梳着羽
毛，岸边枯黄的芦苇随风摆荡，和垂下来的柳
条亲密相触。那柳丝儿已然按捺不住，渐渐冒
出了芽，风骚地扭动着柔软的腰肢，仿佛在说：

“看！我才是报春的使者。”
梅花终于退场了，海棠、杏花、梨花都跃跃

欲试，等了太久终于等到了春天，谁还不美他
个天翻地覆！
春风如此暧昧，撩人心弦，午时热过一阵

子，太阳落山后，它又开始微凉了，与冬天这剪
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得持续个把月。

春天的风，真是万能。可以吹开万朵花，治
愈万种疾病，还可以唤雨来，浇得大地喜极而
泣，成为农作物眼里的“喜雨”。下雨时，雨夹着
风，风吹着雨，或绵绵如丝，或惊雷滚滚，然而
无论这雨是怎样的，都讨人喜爱，因为春雨一
来，就是万物复苏了，“新生”都让人欢喜，脱胎
换骨，焕然一新，听起来都振奋人心。
不如，就去春风里走走，那些冬天里的伤

痛和寒冷，在春风里会一一抖散。在这风里，人
是放松的，春风能祛除人心中的顽瘴痼疾，置
身其中，慢慢就消解了。每个春天都是新的开
始，万象更新，从头出发。
而春风也是冷的。“倒春寒”是每年必经的

一段难熬的时光，尤其是对有风湿病和怕冷的
人群，通常你以为春天到了，筋骨也舒展了，倏
忽她给你来一场冷雨，甚至是一场白雪，猝不
及防地，才收进柜子的大衣和羽绒服又不得不
返场救急，你想坚持几天，偏就不穿，还真挺不
过去，那早就看上的春装美裙，怕是还要过一
段时间，再等等了。
主要是这风比冬天的风更容易让人生病，

春季主生发，人毛孔打开，心神松弛，一不小心
就会受寒中了“风邪”，这要是没做好保暖，恐
怕就会埋下病根呢，还是小心为妙。

“春捂秋冻”“二月春风似剪刀”“乍暖还寒
时候，最难将息”……春寒料峭中，时暖时冷，
让人猝不及防又沉醉不已，这从寒冷里生根发
芽的季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极寒才能迎来
温暖，就看你有没有勇气迈出脚步去迎接。

经过冬眠的舒适和松弛，探头去迎风追
赶，当然会有丝丝凉意，甚至胆怯。

可是，谁又不爱春天，谁又不爱这可爱的、
醉人的、治愈的春风呢？春风固然是极可爱的，
它能暖身、暖心，只不过拔去病根，还在于自身
正气。

正如《黄帝内
经》言：“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那就走出去，
去 有 春 风 的 地
方，治愈自己，获
得重生。

春天的风
孙玉琢

大别山狼谷，一度沉睡在
舒城县晓天镇三元村的深山峡
谷里，它的狼性与善变，低调地
藏进小龙井的乳名里。

一声春雷落地：扶贫攻坚，
乡村振兴。具有战略眼光的扶
贫工作队，像洞穿世事的伯乐，
第一次走进小龙井，就发现了
狼谷的价值。它的神秘面纱，自
此被人们缓缓撩起：这里环境清幽，四季风景优美，
人文气息浓郁，就算忙掉头也要抽空看一看。

若是从六安城区出发，沿“九十里山水画廊”旖
旎而行，进入晓天镇三元村街道，远远就看到高大气
派的大别山狼谷游客接待中心，赫然矗立在狼谷附
近。停车瞩目，游客和工作人员，熙来攘往，满面春
风。
大别山狼谷，从开发，建设，整修，营业，一度解

决了几百人的就业问题，也是扶贫攻坚一大丰硕成
果。“云蒸霞蔚熙祥瑞，雨过天晴白鹭飞。”这句诗，简
直成了大别山狼谷四季美景的领衔。

春天，你来此看春，狼谷入口处的栈道，定会执
花相迎，叮咚的溪水也会对你快乐歌吟。如果你有足
够的闲情逸致，可以驻足道旁，美美地欣赏三元村的
大妈大娘们，棒槌轻落棉衣的农闲。惹人想象“长安
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空前盛世，以及农民安居乐
业的富足悠闲。

移步“狼穴”，青草夹岸，谷流潺潺，绿叶鸣笛，狼
啸风吟。大别山狼谷，从你到来的这一刻，就拉开了
山暖水欢的序言！
拾级而上，援溪觅踪，跃狼谷即在眼前。这里粗

犷峥嵘，沟壑天成，很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处女地
时，那些野狼在谷地觅食，有时为摆脱追捕，越谷逃
生，故名：跃狼谷。
跃狼谷，两岸草木葳蕤，岸石苔痕依稀。有大胆

的年轻男子，喜欢从此跳跃溪涧，挑战狼性，也不失
为一种乐趣。

过观景桥。竹隐瀑，掩映在翠绿茂密的竹林间，
倾心谭即在眼前。潭水，清澈如黛，形如赤心。“心”尖
尖有一小口，缓缓漾出一股股清泉，如怨，如诉，像和
谁倾诉着什么。相传，心有戚戚者，情有郁闷者，事有
堵心者，都可以来此倾诉，然后，郁结消散，豁然开

朗。如有青年男女相携盟誓，并可结下美好姻缘。如
若不信，可以来此一试，方可信服！
离开倾心谭，拾级，坡上有一飞檐翘角的玲珑小

亭，名曰：“听音阁”。阁中设有山语琴，有兴趣的话，
可以撩襟危坐，纤手抚琴，抒怀一曲。让悦耳的琴音，
与狼谷里的蛙鼓蝉鸣互答呼应，抒一曲曼妙的山高
水长远。令疲惫的工作倦怠感，一扫而空，忘了烦恼，
忘了人间。

走下听音阁，不几步，就是一片小小的开阔河
滩，叫“落石谷”。放眼，乱石如文人堆砌的形容词!
修饰的，限制的，褒奖的，贬斥的，真是各怀绝技。野
性十足的那块，叫卧狼啸月。细观，还真有那么点意
思。仿佛皎洁的月光下，肆无忌惮的野狼在山谷里，
引颈长啸。那块状如癞蛤蟆的，叫“神蛙飞天”。看了
这个名子，我一下子笑岔了气。前俯后仰地摇着花
爷的胳臂说：看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已不再是痴
人说梦！
笑声刚落，并听到尖叫声不绝于耳。原来有那么

多人再此“喊泉”。真是声高一尺，泉高一丈，喊得人
饶有兴致。我们这些排在队伍后面的男女老少，个个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了。这滴溜溜清的天
狼湖水，怎么一飞上天，反倒色如白银，落水如玉了
呢？真想伸出发财的小手，趁机捞一把，发个意外之
财啊！

“喊”累了，玩够了，可以上彩虹桥，体验步步惊
心的滋味。用铁索搭设的三座彩虹桥，每一步都让人
尝试到步步都要生根的劝谏。若是夏季雨量丰沛，山
泉滚滚而下，俯身临水不安分的天狼湖，你一定会想
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一阵不寒而栗之后，想
到先人们为国捐躯的英勇无畏，可见他们的勇猛，绝
不是一般狼性可以比拟的！

如果说彩虹桥是一篇美文里承上启下的过渡句，

那我们刚才所见的美景，不过是
抛砖引玉的上半篇，精彩的下半
篇还等待更进一步去领略呢。
过桥，行走在傍坡的栈道

上，春看山有色，夏赏彼岸花，
秋品油茶香。每一花，每一朵，
都会顺情顺意地依从你的脾
性，绝不会让人寂寞独行。稍
后，登上观景台，举目皆有色，

俯身即山水。回望狼谷，山与水的关系，让我浮想联
翩：山为本色，水为花，锦上添花！山为骨骼，水为肉，
血肉相连！山为篇章，水为脉，线条分明……
在日益疏远大自然的今天，来此读一读山水，真

是神赐良机。若是登上“托儿岭”和“天机谷”，听一听
关于帝王将相的传说，那才叫“胜读十年书”呢！
相传，这片山岭曾是栖龙落凤之地，帝王气冲天

盈地。元末明初一群难民，从凤阳流落舒城，有一瘦
弱妇人，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却在此诞下一男婴。因
担心无力抚养，怕遭夭折，不得不送至好心的农户抚
养。这孩子，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明太祖朱元璋！这
便是“托儿岭”的由来。

众所周知，小时候的朱元璋十分贫困潦倒。一
日，秋高气爽，乞讨困倦的朱元璋，见一山谷巨石可
以卧躺休歇，便不走了。还自得其乐地书下“天地罗
帐床，日月伴我眠”的句子，见此处清幽无人，便肆无
忌惮地呈“天”字状，赤裸而卧。

这一卧，本不打紧。无巧不成书的是，恰逢神机
料算的刘伯温闲游路过，他识破“天机”，晓得“天
子”。天机谷和晓天镇，因此得名。

听老人说，这里本是一块“活地”！老人指着那块
悬在山壁的大石，对我们说：“早年此石小如鹅卵，经
年累月地生长，如今大如棺材，因此叫‘官财石’。不
管学子富豪，凡摸过此石者，必生意兴隆，高考即中！
每年，即使隆冬凛冽，仍有求
运者络绎不绝。”

走在回程的栈道上，我
们一行同仁得出这样的共
识：大别山狼谷里的一块石，
一颗树，一粒鸟鸣，一行脚
印，都有它神性而独到的一
面，都值得敬畏与观赏。

疫情放开后的一个春日，我和校
长陪同几位省作家登天堂寨。尽管天
气阴沉，群山被浓雾封锁，但我们仍
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地前往。因
为，在此之前，我这个资深天堂寨地
导就跟他们神吹，天堂寨四时皆景，
云雾之景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奇景，那
正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
‘天堂美景’却在云雾中”。听地导
讲景，那情那景，别具风味，更非一
个“神”字了得。

乘上景区公交，绿色大巴犹如威
尼斯小艇般地在崎岖蜿蜒的山崖柏油
路上穿行，车轮不时带着雾气飞跑，
准确地说是车轮卷着雾气前行。刚转
过鹰嘴岩，对面的“白马”臀部被浓
雾包裹得严严实实，白马大峡谷里像
忽浓忽淡的袅袅炊烟，让我正想发点
什么感叹时，突然间，车前车后，全
都被浓雾笼罩了，可视距离不到十
米。然而，公交师傅却全然不顾，没
有减速的迹象。我感觉坐的不是公交
车，而是出没在浪海里的冲锋舟，时而
后视镜似乎要触碰到了山岩突兀的石
角，时而与道旁的景观树擦肩而过，时
而好像要与对面的来车亲密接吻似的。
虽然让人有点心惊肉跳，但你丝毫不用
怀疑师傅娴熟的驾驶技术。

车到虎形地停车场，弃车踏级而上
数百步，来到大别山索道下站，坐上亚
洲最大的转角索道。沿瀑布群景区而
上，做一回“仙人”，腾云驾雾，跨三山，
飞五涧，直达“吴楚东南第一关”之山
顶。这境界，使人既想吟诗作画，又想尽
情地高歌一曲。

在缆车厢里，我开始给客人讲景：
这里是天堂寨最壮美的九影瀑，那里是
有众多版本情话故事的情人瀑，再上
去，就是中转站三道瀑，名叫泻玉瀑。泻
玉瀑上面有一个瑶池，相传王母娘娘曾
在此沐浴。王母娘娘的香水泉，流下来
就成碎玉了。我们正说笑侃景间，校长
指着手机屏幕，不禁惊叹起来：“呀！今
天我们在山顶可能会看到太阳呢！”

“不会吧？近来一直是阴天呀！”
“这里雾这样大，山顶会看到太

阳？”
“是今天？”
城里来的作家朋友都不约而同地

质疑校长朋友圈短视频的时间性和真
实性。

校长肯定地说：“这就是我的一个
景区朋友今天早上在山顶拍的。”

我也不由自主地帮校长佐证：“天
堂寨的天气就是瞬息万变。我曾经就有
一次在山顶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站在
山顶天街上，中心线以南下
雨，以北天晴。”

“这样奇妙？那我们今天
可要大开眼界了。”一位作家
立马作出要吟诗作赋的样子
来。
校长说：“姚鼐在《登泰

山记》里不是说‘半山居雾若
带然’吗？现在我们正在带上
呢！”
说笑间，缆车已转过三

道瀑中间站，沿着峭壁直上，

掠过淑女瀑、银弓瀑，直冲黄杨谷，就像
是雾笼中飞出的大鸟。顷刻间，阳光普
照，天空蓝得像三亚的海水，白马峰头、
天堂寨主峰、索道上站豁然呈现在白茫
茫的云海之上，犹如蓬莱仙境，更像是
泼墨如烟的中国画。此时的我们，都情
不自禁地边惊叹边站在车厢里转动身
体，拿出手机，一气狂拍。

下了缆车，我们小跑着登上观景
峰，客人顾不得听我介绍景点和讲述传
说故事，登上观景台，大口大口地吸着
气，左左右右地四处拍照，仿佛要把天
堂寨的美景全部收进手机。我正想把五
龙朝天堂、梦笔生花、蛤蟆盼天、观音送
子、野狼逐兔等景点作些介绍，却不想，
刚刚还在云海之上的它们，眨眼间，白
云缭绕成一片，天堂美景都不见。只恨
手机内存小，此间仙境尽收难。

我们来到“江淮分水岭，皖鄂交界
地”的界碑前，早已有众多操着南腔北
调的游客在此留影。在彼此焦急等待
中，太阳一脸灿烂，让我们又一次惊喜。
为了让客人能在此留下美好的记忆，也
为了抢景和避免逆光，我变换着多种摄
影模式和方位角度给他们拍照，尽管有
同行者的一再提醒，我还是差点忘情地
退到石岸下面去了。

后来，我们来到了极目亭。极目远
眺，鸠兹古邑、薄刀峰山脉皆藏于白云
斜阳之下。在天际边，一条白色的线条，
好似王母娘娘银针划出的一道银河。我
正要拍照时，还没有选好站位，那笔直
的白线条，却在不经意间起了串串“水
泡”，忽又慢慢升腾升腾，不一会，就七
扭八歪地拧了“麻花”，变幻成各种形
态。此时的我，全情置身景中，早已不知
今夕是何年，不知身处何地，情系何处
了。

“烟波缥缈隐险峰，上下左右各不
同。不识‘天堂’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我正准备带客人去一睹神龟探海、
鲸鱼出海、情侣相拥、白象戏水、仙人指
路等仙境，客人说时候不早了，要赶回
合肥，只得就此返程，并调侃道：“我们
不能一次把天堂寨的美景都看够了，要
多留些念头，春天来，夏天来，秋天来，
冬天来，经常来。”

我和校长都附和着说好，希望他们
经常来，年年来。刚刚还要急着返程的
客人，却踞足索道上站后面的一个观景
台上，拍了又拍，竟然停留了十几分钟，
直到那里被云雾笼罩，才依依不舍地来
到索道站，再次“腾云驾雾”到第三道瀑
布，还不忘走下索道，沿着湿滑还有些
许薄冰的栈道，边赏景边谈笑着走下山
来……

云山雾海天堂寨
黄守浩

醉美风景在狼谷
张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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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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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

王安石(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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